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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飘香引蜂来 张成林 摄

农村老家的小院里，种有几棵杏
树，那些杏树直挺挺地向着半空冲上
去，身高已经没过了房顶好几米远，枝
叶盘虬卧龙，十分葱茏，还悄悄地朝着
四周蔓延开来。

我并不知其年岁，打我有记忆开
始，那几棵杏树就已经是我家的“座上
宾”了。一眼望去，葳蕤，挺拔，枝繁叶
茂，风姿绰约。擎出来的一片绿荫，足
以覆盖了整个房屋。

据母亲讲，这几棵杏树还是她小时
候栽下的。一年又一年，日子就这么过
去，杏树也一直存活了这么多年。而它
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挺拔，结出的果子
也越来越多。从父母到我这一代，看似
是两代人的交汇，实则是一棵棵杏树的
青春。

到了仲夏，杏子渐渐成熟。目之所
及，全是一片黄橙橙的小果子。我们坐
在小院儿中，头顶是挂着的密密麻麻的
杏儿。因为有杏树，小院儿也就有了一
大片能够遮荫躲雨的地方。

当暑热铺天盖地涌来时，我们坐在
小院中却并不会感到燥热。因为，那些
杏树很好地吸收、中和了暑气。阳光，
从杏树树叶的缝隙间挤下来，散落在地
面，光影斑驳。这时，我抬头向上看去，
树影婆娑，清风微漾。

小院清净。中央摆放了一张小桌
子，桌是木桌，方方正正，椅是竹椅，样
貌朴素。桌椅都有了包浆，那是它们走
过的光阴。一日三餐，我们离不开这些
家具。坐在院里，一家人围着一张桌
子，其乐融融。这种集体的参与感，让
我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渺小。桌上经常
放着一个盛满茶水的茶壶和几个搪瓷
杯。大人们在田里干农活累了，准会来
这休息，喝喝茶，摆摆龙门阵。

我那时听不大懂大人们聊的内容，
常常对着杏树发呆，然而大人们却误以
为我听得太入迷，投来一脸笑意。不
过，另一种声音，是我不愿听的，那就是
树上的蝉鸣。它们似乎没一刻闲着，在
高高的树上纵情歌唱。不过，声音却很
大，在院坝本打算休息的我，总是被这
些声音弄得无法入眠。

大人们兴致好时，就从家门前的竹
林中砍了一根竹子，剔去枝丫，在一头
绑上一把小刀，外面再套上一个被削去
了瓶口的透明的塑料瓶。这简要的采
集装备就做好。大人们高高举起竹竿，
缓缓向着成熟的杏儿伸去。触碰到果
子时，将竹竿轻轻一晃，杏儿就落到了
塑料瓶中。

看到一颗颗采摘下来的黄杏儿，我
的脸上露出一抹掩饰不住的欣喜。悄
悄走上前，小手不听话地从桌上摸索了
一两枚，也甭管是否清洗，毫不客气地
丢进嘴巴。嗬，真甜！索性，一枚接一
枚往嘴里送，不一会儿，肚中小饱。这时的我，坐在桌子边，轻
轻摇着蒲扇，凉风习习，然后趴在桌子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大人忙农活的时候，我在小院中玩耍。有次，我悄悄将桌
子移到树的跟前，双手够着树干，一起发力，爬到了树上。我坐
在杏树宽大的主枝干上，视野开阔起来。透着杏树树叶的缝隙
看出去，外面依旧是热烈滚烫的阳光，而树上，被枝叶遮挡，很
凉爽。

可是，爬树容易，下来却很难。看着离桌子一大截的距离，
双腿不知怎的，一步也不敢挪。直到中午父亲从农田回来，见
我在树上一脸无可奈何，这才搬来一架木梯搭在树干，将我从
树上抱了下来。事后，当然免不了挨训，于是对爬树也就心有
余悸了。

不过，我却很喜欢刚爬到树上时吹来的一阵凉风。那种凉
爽和将房前屋后的门窗全部打开后从堂屋吹过的穿堂风所带
来的凉快不太一样，那凉爽，像一把小扇子，轻轻摇曳。闷热与
凉爽交织，耳畔萦绕着蝉鸣声，真像是意外闯入了一个新世界。

时间，就这么慢悠悠地从我的手中流淌过去，悄无声息，不
留下一点痕迹。尽管，每天几乎略微相似，杏花开过杏子熟，年
岁也相似，但身边有熟悉的亲人，周围有和善的邻居，心头就有
了一种毫无理由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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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和煦的风
从草芽中钻出来
充盈了天南地北

每个角落
我将丰收的念想撒满田野

虔诚地期盼开花结果
遥想六月的风

送来麦香

六月的风
带着六月的雨
浓郁了山梁
多彩了田野
我的念想

在天空肆意飞扬
染蓝了静谧的天

似深海
吹皱了层层麦田

翻麦浪
念想在多彩的季节里
化作田野彩色的梦

六月的风
伴着六月的雨

在阵雨初霁的天空描绘弯弯的彩虹
念想在流火的季节

逐渐沉稳
成熟

在金黄的麦浪中
六月的风金灿灿

沉甸甸
袅袅炊烟送来丰收的麦香

六月的风
侯进元

暮春浅夏，万物生长迅速，空气中弥漫着植物萌发的
清香，连阳光都是肥美的，有点蛊惑人心的劲头，这个时
节十分适合外出旅游。但我们却不能跑远，因为此次出
游带上了岳母，她老人家80多岁了，走不得长路。于是，
我对妻子说，就在周边转转吧！妻点头同意，由儿子开
车，直奔凤阳的狼巷迷谷。

狼巷迷谷景区，位于凤阳县城东南，我们开车半个小
时左右就到了。入门处，山石筑起门楼，上书“狼巷迷谷”
四个大字，引得不少游客在此驻足留影。越过大门往里
走，眼前豁然开朗，周边高山深谷纵列，气象万千；我们瑀
瑀而行，沿途密密匝匝的都是树，有榆树、朴树、松柏、合
欢等，它们或挺或立，或卧或躺，恣意地绿着、美着，走在
这样的路上，你若敏感，仿佛能感受到初夏时节那股徐徐
上升的气韵在流淌，免不了要多呼吸几口，这样可以将自
然纯净的空气吸进肺腑，深呼吸一下，你会感到胸腔里满
满的都是凉爽甜润的惬意。

这里不仅树多，还有诸多蔓藤，有攀附着树生长的，
有垂伏地面的，老的、新的、粗的、细的，似狂蛇乱舞，若蛟
龙腾云，藤条上的叶子不大，泛着淡淡的绿，轻盈、柔润、
充满诗意；有年轻人坐在藤条上打秋千，我也聊发少年
狂，试着坐了上去，来回荡了两下，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几
岁，抬头望天，蔽日的绿将万物都融在了里面，让初夏的
元素抒发得淋漓尽致。人若在这里待久了，猛地起身，便
有幽碧的影子重叠了跟着，还有深深浅浅的绿味道也跟
着，舒服极了。

沿山路前行，左转右行，渐至高处，瞬间听到水响，抬
头观望，眼前铺展开一幅写意的画面：但见飞瀑如练，琼
花四溅，自山角处奔腾而下，像是一首诗，又似一曲歌，平
平仄仄，起起伏伏，随脉率而动，扣人心扉。

拾阶而上，不过百米，至禅窟寺。寺名“禅窟寺”三字

为苏轼所题。关于寺名的由来，本身就是一段美丽的历
史。据传，当年西王母赐给汉武帝蟠桃时，途经此处撒下
遗种，寺成之后，因满山桃花，故取名桃花寺。后历经魏
晋南北朝，寺名屡屡更换。隋代，钟离刺史游览至此，看
见“僧方唐持率甚严，每行路有虎随之”，寺名改为虎窟
寺。至唐时，因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为了避讳更名为蝉
窟寺。到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慕名来游，取在洞旁参禅的
意思，遂挥笔改名为禅窟寺。

寺不大，依山就势，悬崖而建，据说建寺时间比中华
第一古刹白马寺还早了近200年，寺中佛学秉承的是五
宗之中的临济一脉，临济的四料简非常有名，讲的是学习
方法，即“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两
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深入浅出，直指人心，灵活而不
固定。

寺中有僧人驻守，见游客来，马上将一炷香奉上，口
中同时念到：“来一炷吧！”我不禁哑然失笑，谢绝了大师
递过来的香烛，转过大雄宝殿，向后山登去。行不多会，
在崖山上见一石亭，乃重修的“贮岚亭”，亭旁就是玉蟹泉
了，泉水清澈，光洁如镜，可以照人影，听说泉眼是直通淮
河的，因里面青蟹如玉。故苏轼题了“玉蟹泉”三字。泉
的上方，唐宋诗人骚客的题刻很多，书法形式各异，流派
纷呈，真、草、隶、篆、行、魏碑等皆有，堪称书法艺术宝库
也。

玉蟹泉的边上有一天然溶洞，为“禅窟洞”。全长三
千多米，现仅开发五百多米，是古代寺内和尚坐禅诵经的
地方。据载：洞内四通八达，“有石观音像，左右壁作狮形
及石凳、石棋子，皆似，人常凭玩者。深邃处有桥，流水潺
潺可听，多石燕迎人。人不能尽窃其奥”。我们进入洞
里，里面别有洞天，大洞连着小洞，洞洞相通，钟乳石景观
琳琅满目，形象万千，让人叹为观止。石壁上刻有佛像，

在灯光水汽的弥漫下，显得仙气缭绕。
出洞口便是山顶，微风拂来，心旷神怡。登高望远，

群山含翠，沃野千里。这使我想起了杜甫的诗“荡胸生层
云，决眦入归鸟。”稍作休息后，我们开始奔向了下一个目
标——狼巷迷谷。

狼巷迷谷，顾名思义就是以前狼走的道。所以被人
们称之为“狼巷”，如今，狼群已难寻其踪迹了。

这里山势刚韧，遍布着灰褐色的山石。可能是长期
的风化与水蚀的缘故，岩石变得犬牙交错、千疮百孔，呈
现出千姿百态的模样来；驻足观赏，有的像鹰，有的似龟，
或若少女沐浴，又如农夫耕田，让人浮想翩翩，深深慨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我们在谷中穿行，如入迷宫，谷中沟壑纵横、彼此相
连相通，稍不留神，就会迷失方向。这里的峡谷，恍如诸
葛孔明的八卦阵，有时是一分为二、或者是一分为三，甚
至是一分为四，走在里面，必须时刻提起精神，跟紧人群，
按路标前行；景随人移、人为景动，谷深处抬头望天如一
线，谷浅处举目观山如层峦。低头循道急行，直起身，一
石摇摇欲坠几乎碰面；遇窄处，只能夹胸收腹，侧身缓慢
才能通过；行走途中，山谷的上方不时有绿树闪现，松柏
居多，这些树，雄伟挺拔，郁郁葱葱，为焦躁口渴的我们撒
下了一片绿荫，也可稍稍平复一下紧张的心情；考虑到岳
母年老体弱，我让儿子时刻不离左右，搀扶着她老人家缓
慢前行，祖孙二人亲密无间，遇到水涧处，儿子会蹲下来，
背负着岳母跨过。此情此景，让我的眼睛湿润了，为这血
浓于水的亲情。

走出峡谷，一阵叫卖声响起，让我们有种绝处逢生的
感觉。抬起头，我看到太阳高悬，光芒穿过山顶的荆棘与
树木，将整个天地照亮，一股蓬勃的夏日力量，正在催动
着万物生长。

狼 巷 迷 谷 纪 行
谢 鸿

端午节到了，我总会怀念母亲包的粽子。
儿时故乡贫瘠，母亲常去田间割草养羊。一天，母亲带回

深绿的芦苇叶，告诉我明天会包粽子给我吃。我因此兴奋得
整夜难眠。

第二天清晨，母亲已早早备好粽叶、糯米和馅料。她细心
地清洗着每一片粽叶。我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糯米是母
亲提前浸泡好的，她轻轻地搅拌着，加入适量的盐和油。我试
着取一片粽叶，模仿着母亲的样子对折成漏斗状。然而，我的
手却显得有些笨拙，总是无法将粽叶折得如母亲那般整齐。
于是，我便放弃了。母亲微笑着接过我手中的粽叶，轻轻地调
整着，不一会儿，一个完美的粽子便呈现在眼前。

“慢慢来，包粽子需要耐心和细心。”母亲轻声说道，她的
眼神中充满了鼓励与期待。虽然母亲很享受包粽子的过程，
但我却不屑一顾。

当粽子煮熟后，粽叶带来的淡淡清香，仿佛置身于清晨的
竹林之中，清新宜人。我迫不及待地咬下第一口，糯米的软糯
即刻充斥口腔，那是一种绵密而细腻的口感，仿佛有千万条丝
线在口中交织，滑而不腻，至今让我回味无穷。

从那以后，我总是期待每年端午节的到来。
高中时我在县城住校，端午放假回家，老师布置的作业不

想写，只在家里闷头睡大觉。到了晚上，浑浑噩噩的我被一阵
粽子的香气刺激醒来。来到锅屋，我看到母亲正坐在土灶前，
往里面添柴火，锅里正煮着香气四溢的粽子。母亲转过脸来，
微笑着对我说：“再等一会儿就好了，这次我包了好几种馅的
粽子，有红枣的，红豆的，还有咸蛋黄的，保证你喜欢！”

我看到母亲虽然带着微笑，但脸色有些苍白。就问她是
哪里不舒服吗？母亲摇着头依然微笑着说没什么。

此时，父亲恰好回来，他行色匆匆，手里提着一包药品。
看到我站在母亲身边，不由分说地骂道：“你这个臭小子，就知
道睡大觉，不知道你妈受伤了吗？快把你妈搀到屋里去，我给
她换药。”

我这才知道，母亲为了给我包粽子，再一次去村南灌溉沟
渠里摘芦苇叶，因为路滑，她摔了一跤，磕到了膝盖。我把母
亲搀扶到床上，掀开她的裤管，发现膝盖早已经肿得跟馒头一
样。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针扎了一般。

“我不太严重，你别骂孩子，孩子学习紧，就让他多休息一

会儿。”母亲一边忍着痛，一边埋怨父亲。
“就你会惯孩子！”父亲一生气把药品扔到床上，去客厅里

喝酒去了。
我赶紧拿过药品，给母亲喷了云南白药，然后用纱布给她

包上。
“儿啊，学习虽难，但种地更辛苦。上学就像包粽子，每一

步都不可少。你现在觉得学习辛苦，但只要肯下功夫，将来才
能考上大学……”

听着母亲的教导，我很自责。随后我去锅屋里拿来煮好
的粽子，然后亲自剥粽子。剥好粽子冒着浓浓地热气，我递给
母亲，她的脸上一下子就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母亲笑着吃粽
子的情形就像一幅画一样，定格在了我的脑海。

回到学校后，我开始好好学习，为了自己，也为了母亲，我
奋起直追，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实现了母亲对我的
期待。

如今端午节又到了。远在他乡的我回到家和母亲一起包
粽子，在粽子飘香的那一刻，我们母子二人再一次笑开了花。

粽子飘香母爱浓
马其军

谁都没闲着
在2024芒种

季节把希望砌成
沉甸甸的舞台
麦子就是主角

太阳是最耀眼的聚光灯
机器是歌声

高亢里有千针万芒
麦粒在舞动
汗水在挥洒

祈愿 颗粒归仓

2024芒种
胡艳娟


